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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农牧区家庭生活用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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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家庭用水结构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是分析农村用水情况，保障用水安全的基础。

采用问卷调查和实测的方式获取西藏自治区9个县（市、区）的84个家庭的用水数据，对比分析

不同家庭的用水量及用水结构，总结了西藏农村家庭用水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家庭人

均生活用水量在33~38 L/d之间，家庭差异显著，主要集中在洗衣、洗菜、洗碗用水三项，家庭生

活用水的主要用水项是卫生用水和厨房用水；生产方式与文化风俗习惯影响家庭用水水平，人

口组成影响用水结构，常住人口数和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人均用水量呈现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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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资源作为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
干旱缺水的国家，虽然淡水资源总量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1/4，而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经济和人口快速增长
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1]。目前，中国家庭生活用水消耗量占总用
水量的 12.7%，而且随着人口增长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用水需求量正急剧
增加，水供需平衡面临巨大压力[2]。樊良新对渭河流域农村家庭生活用水行为调查结果显
示，2010年渭河地区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70.2 L/d，预测到2024年这一数值将会增长
至82.8 L/d[3]。

当前居民生活用水研究对象大多是城市家庭，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 调
查家庭用水量及用水特征。荷兰家庭主要用水项为洗浴用水（占家庭用水量 40%，下
同）、冲厕用水（28%）和洗衣用水（12%） [4]；北美地区带有花园的家庭，室外用水量
占家庭用水量比率高达一半以上[5]。② 对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的家庭用水数据的对比分析，识别影响居民生活用水量的主要因素。Rathnayaka等
对比后指出，家庭规模、所在居住地、家用电器工作效率以及是否有12岁以下儿童、游
泳池、洗碗机、冷却机，是影响用水量的家庭自身因素[6]；陈惠娟用多项式法拟合各城市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的趋势量，发现温度、降水和湿度是影响用水量的主要气象因子[7]；陈
晓光等指出水价、节水器具、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居民生活用水量具有重要影响[8-10]；
张丽华等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具有重要影响[11,12]。③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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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庭用水量的变化趋势。Martinez通过非气候因素对居民生活用水进行了模拟和预
测[13]；Ruben等人发现便利的费用支付方式（分期付款）可以提高非洲低收入社区供水设
施的使用率[14]；Aaron Strong建立模型发现，家庭用水量实时信息和阶梯水价政策使家庭
用水量上升[15]；Mini等研究发现，政策和价格调控使洛杉矶市家庭用水量下降23%[16]。

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用水是中国社会经济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资源短缺以及用
水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对农村家庭生活用水量的调查以及用水结构分析是保障用水安
全、缓解水资源矛盾的重要方面。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中国农
村居民家庭用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复杂多样性。尽管西藏自治区水资源丰富，人均水
资源量位居全国之首，但是西藏高原干湿季明显、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而且地形条
件复杂、起伏较大，使区域内农牧民取水条件、取水方便程度等复杂多样，不同地区农
牧民家庭生活用水量及用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对西藏农牧区家庭生活用水量、用水结
构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水安全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于预测未来农牧区需水、把握今
后西藏农牧区饮水安全工程的工作重点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起，通过国家全额投资，西藏先后实施了农村饮水解困工程和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由于西藏农牧民分布分散，人口密度小，饮水工程按照就近原则选用河水或地下
水作为水源，取水方式为地表自流引水设施、机井和手压井，饮用水只经简单处理，处
理成本低，农牧民大多不用承担水费，因此在西藏农牧区缺乏完善的用水计量，用水数
据较难获得。实际上中国其他地区农村家庭用水也普遍缺乏完善的计量和有效的统计，
现有家庭用水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来获取数据[12,13]，所获数据易受调查者和被调查
者的主观影响，精度较低。

通过入户调查，以问卷调查和实测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农村家庭用水量数据，数据来
源更加可靠。通过比较农区、牧区家庭日常用水行为及用水量分析西藏农牧区家庭用水
特征并分析影响农牧区家庭用水的主要因素，为完善西藏高原农牧区供水管理、提高供
水水平提供依据，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更好的用水保障措施。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在 4000 m以上，形成了独特的高原气候

区。气温低，年平均温度-2.8~12℃。日温差大，拉萨、昌都、日喀则等地年平均日较差
为14~16℃。降雨南多北少，藏南和喜马拉雅山山坡地区年降水量达2500 mm，藏北高原
年降雨量只有100~150 mm；干湿季分明，雨季（6-10月）降雨占全年降雨的90%以上，
在高原气候影响下，西藏地区农牧民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用水习惯，农村家庭用水
结构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别。

依据不同的供水方式（自来水、手压井）及生产方式（农业村、牧业村） [17]，在西藏
自治区调查了达孜县、当雄县、那曲县、安多县、加查县、巴宜区等 9个县（市、区）
的84个家庭的用水结构及特征，调查范围见图1。

西藏自治区 3000 m~5000 m高程带上分布的居民点数量占全区居民点总数的 92%，
西藏人口主要分布在海拔 3000~5000 m 的区域。本次调查走访的县区海拔均在 3000~
5000 m内，包括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低海拔地区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高海拔地区（表1）。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农村居民用水主要指维持家庭日常需要的用水部分。具体可分为生活用水部分和生

1880



10期 宋邦国 等：西藏农牧区家庭生活用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产用水部分，生活用水可细分为卫生用水（洗脸、洗脚、洗手、洗浴）、洗衣用水、饮用

水、厨房用水（洗碗、洗菜）四类；生产用水部分主要为农牧民冬天喂养牛羊的禽畜

用水。

2013年起，在西藏的58个县开展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调查主要内容包括水源、取水

方式、取水方便程度等，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西藏农牧区水源主要为河水（38%）、地下水

（38%）以及水库水（22%），取水方式主要为自来水和手压井等。经过十几年的农牧区

饮水工程建设，91%的农牧民认为当前取水比较方便或很方便。在整体把握西藏农牧区

取水条件的基础上，选取人口分布集中、密度相对较大、饮水安全重点关注的农村地区

进行随机入户详细调查，共走访 15个村庄（表 2），取得有效入户调查问卷 84份，并实

地测量了家庭用水行为单次用水量，根据各项用水行为频次计算家庭用水量。受调查家

庭平均海拔4214 m，调查区域面积共100504 km2。实地调查中被访问者均为年龄大于18

岁的家庭成员，其中户主74名，占88.1%。样本户的基本特征见表3。

表1 研究区的地理气候和社会情况
Tab. 1 Geography and climate status of the study area

研究区

达孜县

当雄县

仁布县

那曲县

安多县

加查县

扎囊县

工布江达县

巴宜区

所属地区

拉萨市

拉萨市

日喀则市

那曲地区

那曲地区

山南地区

山南地区

林芝市

林芝市

气候类型

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

高原寒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

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

高原亚寒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高原亚寒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

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

高原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温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降雨(mm)

450

456

450

400

435

492

420

640

654

平均海拔(m)

4100

4300

3950

4500

4500

4000

3650

3600

3000

行政划分

1镇5乡

2镇6乡

1镇8乡

3镇9乡

4镇9乡

2镇5乡

2镇3乡

3镇6乡

3镇2乡

人口数(万人)

2.9

3.9

3.1

8.2

3.2

2.1

4.0

2.7

6.7

图1 调查样区分布图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ousehold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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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藏地区农村家庭用水特征

3.1 生活用水量
84 户样本的家庭生活用水量实测结果

（表 4）：农区家庭日用水量最高为 342 L，最
低为 42.5 L，平均日用水量 120.1 L；牧区家
庭日用水量最高为 243.5 L，最低为 27.7 L，
平均日用水量128.1 L。农区家庭人均日用水
量 38.2 L，牧区家庭人均日用水量为 33.3 L。
基于 84户受调查家庭生活用水量实测数据分
析可知，农村家庭生活用水人均日用水量为
33~38 L。根据水利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
《关于印发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
的通知》（水农[2004]547号），西藏基本安全
的生活用水量为每人每天 20 L，安全的生活
用水量为每人每天 40 L，从水量的角度来
看，除个别家庭外，调查所涉及的农牧区家
庭其用水已达到基本安全或安全水平。
3.2 用水结构

通过实地测量获得调查样本家庭用水量及用水结构数据。分析用水结构有利于明确
西藏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用水的主要方面，对今后改善农牧区用水条件、提倡家庭生活合
理用水节约用水具有重要意义。84户样本家庭中人均日用水量最高为114.03 L，最低为
11.85 L。家庭差异主要表现在洗衣、洗菜、洗碗用水三个方面，与家庭主妇用水习惯有
较大关系，其中人均用量最高的家庭，主要用水项为洗衣用水约90 L/人 ⋅ d，占人均日用

表2 调查样本统计表
Tab. 2 The statistics of the household sample distribution

地区

拉萨市

那曲地区

山南市

林芝地市

日喀则市

总计

县

达孜县、当雄县

那曲县、安多县

扎囊县、加查县

工布江达县、巴宜区

仁布县

9

村庄

新仓村、拉根村、羊益村、曲登羊阁村、巴嘎当村、郭庆村

曲果仁毛村、岗尼村

布姆村、嘎杂村

章迈村、布久村、纳麦村、林则村、

孔培村

15

调查户数

51

23

3

6

1

84

表3 样本户基本特征
Tab. 3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samples

调查项目

家庭人口数
（人）

家庭常住人
口数（人）

常住人口年
龄分布（岁）

生产方式

类别

≤2

3~4

5~6

≥7

≤2

3~4

5~6

≥7

≤15

16~30

31~60

≥60

农户

牧户

频数

4

23

29

26

19

40

18

7

86

48

116

76

32

52

比例(%)

4.7

27

34

31

22

47

21

8

26.3

14.7

35.6

23.4

38

62

注：家庭人口数指家庭户口登记人口数，家庭常

住人口数指每晚都在家居住的人口数。

表4 研究区农村家庭生活用水统计表
Tab. 4 The statistics of household samples's water consumption in Tibet rural region

统计项

最高

最低

平均

受调查家庭

家庭用水量
（L/d）

342.1

27.7

125.1

人均用水量
（L/d）

114.0

11.85

35.1

农区

家庭用水量
（L/d）

342.1

42.5

120.1

人均用水量
（L/d）

114.0

14.1

38.2

牧区

家庭用水量
（L/d）

243.5

27.7

128.1

人均用水量
（L/d）

62.4

11.85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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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的 79.8%。洗脸、洗手、洗脚、
饮用水水量家庭差异较小，村民个人
卫生习惯无显著性差异，72%的家庭
每天洗一次脸，50.9%的家庭每天洗
一次脚，41%的家庭每人每天洗手次
数在 4~8次。家庭生活用水主要为卫
生用水（13.45 L/人 ⋅ d）和厨房用水
（11.29 L/人 ⋅ d），两者共占家庭生活
用水总量的60%以上（图2）。

卫生用水在牧区家庭用水中占比
最高，达到42%以上，其次为厨房用
水、洗衣用水、饮用水，农区家庭生
活用水中洗衣用水占比最高，为
34.8%，其次为卫生用水、厨房用水、饮用水。

对比农牧区家庭生活用水结构，农区洗衣用水占比较大，占人均日用水量的 35%，
牧区仅为17%。“十一五”“十二五”时期西藏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后，农村供水工
程普及率高，用水条件较好，洗衣均用洗衣机清洗。牧区家庭虽然生活在安居工程内，
但夏季放牧时住在夏季牧场帐篷内，离家距离较远，直接在河边手洗衣服，所以农区洗
衣用水高于牧区。牧区卫生用水占比较大（42.8%），农区占比为 31.5%，调查中发现，
牧区牧民洗手、洗脚、洗澡单次用水量高于农区，但农牧区村民个人卫生习惯频率无明
显差异，所以牧区卫生用水高于农区；饮用水也略高于农区，厨房用水两者相差不大。

4 生活用水量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家庭用水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家庭自身因素和供水设备因素，家庭自身因素包括
家庭生产方式、人员构成、收入、受教育水平、文化风俗、节水意识等，供水设备因素
包括家庭取水方式、家庭取水设备数量等[18]。
4.1 家庭自身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分析样本家庭的生产方式、人口构成、常住人口数

表5 研究区农村家庭生活用水量
Tab. 5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in Tibet rural region

用水项

卫生用水

厨房用水

洗衣用水

饮用水

总计

洗脸用水

洗手用水

洗脚用水

洗浴用水

洗菜用水

洗碗用水

农区

L/人 ⋅ d

5.73

2.96

2.67

0.67

4.44

5.57

13.31

2.87

38.23

比例（%）

14

8

7

2

12

15

35

7

100

合计(%)

31

27

35

7

100

牧区

L/人 ⋅ d

4.32

4.91

3.99

1.04

4.21

5.23

5.81

3.82

33.32

比例（%）

13

15

12

3

13

16

17

11

100

合计(%)

43

29

17

11

100

图2 西藏农村家庭生活用水结构示意图
Fig. 2 The composition of the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in Tibet rur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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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家庭基本情况对家
庭用水结构及生活用水量的影响（表6）。结果显
示，家庭生产方式（农业、牧业）影响生活用水
量，农区家庭人均日用水量高于牧区人均日用水
量。常住人口影响家庭用水结构，有15岁以下常
住人口家庭，洗浴用水占卫生用水比例较一般家
庭大，而且年龄越小，这种差别越明显。这与儿
童及婴幼儿的洗浴频次相关，一般来说，年龄越小，洗澡越频繁。若无 15岁以下的儿
童，家庭洗浴用水量为0，这一现象与西藏农牧民生活习惯相关。

常住人口数量与人均用水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为-0.383，双侧
显著性为0.000，家庭人口数越多，人均用水量越低。调查中发现厨房和洗衣用水总量与
家庭主妇用水习惯有较大关系，受到家庭常住人口数影响较小。常住人口数越多，厨房
和洗衣人均用水量越低，在卫生用水和饮用水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用水量下降。

调查过程中，由于隐私性及调查对象认知水平的原因，家庭收入水平数据真实性
低，农村牧民收入来源于畜牧业，畜牧业的衡量标志是家庭禽畜数量，将家庭禽畜数量
代替收入水平，分析其与牧户家庭人均用水量的相关性。根据禽畜的市场价格和出栏时
间，将禽畜中牛和马各为一个禽畜单位，山羊和绵羊为1/5个禽畜单位，结果显示禽畜数
量与人均用水量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年收入越多的家庭人均用水量越低。经过检验，家
庭人口数和禽畜数呈明显正相关，西藏传统畜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进行大规模
机械化养殖，禽畜数越多的家庭常住人口也越多。此外西藏农牧民无须缴纳水费，家庭
用水费用支出为0，家庭年收入对用水量的影响主要由家庭常住人口数决定。

84户受调查家庭人均日用水量为 35.19 L，渭河地区农村人均日生活用水为 70.2 L，
主要集中在厨房和洗衣用水项，占总用水量60%以上[3]。西藏农村家庭用水量与内地农村
家庭用水量存在差异。对比后发现，西藏农村家庭洗衣频率较低，家庭洗衣平均日用水
量为28.1 L；2012年西藏农村居民家庭蔬菜人均年消费量14.03 kg[19]，远低于全国人均消
费量 84.72 kg，厨房用水一般集中于清洗蔬菜水果，农牧民独特的饮食结构使得厨房用
水较少，为每人每天9.73 L，西藏地区文化风俗习惯使得农村家庭人均用水量处于较低
的水平。
4.2 供水设备因素

对样本家庭取水方式、水龙头个数等供水设备因素与人均用水量进行Spearman相关
性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取水方式（自来水、大口井、河边背水）与人均用水量无明显
相关关系，所有取水方式的人力取水往返时间均不超过10分钟，不同的取水方式之间用
水方便程度差异很小，基本不会影响人均用水量。水龙头个数与人均用水量无明显关
系，可能与93.5%的使用自来水家庭均只有1个水龙头，样本差异性小有关。

5 结论与讨论

采用问卷调查和实测的方式，获取比较可靠的西藏地区农村家庭生活用水行为和用
水量的数据。通过对不同家庭的生活用水量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其影响因素，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1）农村家庭生活用水人均日用水量为33~38 L，农区家庭人均日用水量为38.2 L，
牧区家庭人均日用水量为33.2 L。

表6 用水量与各影响因素相关性检验结果
Tab. 6 The correlation efficiency between water

consump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Pearson相关性

Sig.

家庭常住人口数

-0.383

0.000

家庭年收入

-0.243

0.000

1884



10期 宋邦国 等：西藏农牧区家庭生活用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2）家庭生活用水结构差异显著，主要表现在洗衣、洗菜、洗碗用水三项，和家庭
主妇用水行为习惯有较大关系。农牧区家庭用水结构不同，农区家庭中洗衣用水占比最
大，而牧区家庭中卫生用水占比最大。

（3）对西藏农村家庭生活用水的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生产方式与文化风俗习惯影
响家庭用水水平；人口组成影响家庭用水结构；常住人口数和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人均
用水量呈现显著负相关，取水方式和水龙头个数与家庭用水无显著关系。

本研究共调查84户家庭用水量，数据显示农牧区家庭用水差别较大，下一步研究可
增加调查样本量，解析农牧区家庭用水量差异的内在原因，进一步分析经济因素对用水
量影响的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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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 Tibet

SONG Bangguo1,2, ZHAO Tongtong1,2, CHEN Yuansheng1

(1. Institute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The analysis of the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in rural are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water security and reliev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based on 84 households completed survey by questionnaire
and actual measurement in 9 counties (cities, regions)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comparison on different households has been made regarding to the water use behavior and
consump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water were
obtained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s to water use were also summari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ibet rural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ranged from 33 to 38 L/d, and the
water consumptio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families. The water
consumption difference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laundry, vegetable- washing and dish-
washing. Sanitary and kitchen water usage were occupied the most part of the daily water
consumption. The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was affected by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customs, and the structure of water consumption was affected by family population
composition. Household income and permanent population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ousehold per capita water use.
Keywords: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water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fluence factors;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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